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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绪珂：上海园林绿化70年
■本报首席记者 郭泉真

江苏末代巡抚程德全孙女、新中国上海第
一任园林局长、年近 100岁的元老级专家程绪
珂，就像一株树木绿植，不断在光合作用下释
放氧气，给人自然清新、生机勃勃的感觉。每次
去华东医院见她都被“治愈”。

“爷爷耿，我也是”

程德全退隐古镇木渎时，常给人写对联，每次不要别人在
旁，只要小孙女帮手。他写一字，程绪珂便拉一下长长的纸，祖
孙俩高高兴兴。

近百年后，中秋节前，孙女翻开晚辈特意为她制作的家庭
照片集，指着头一张，干脆短促地说：“爷爷！”

再翻一页，“爸！”“妈！”

都知道程德全从政，不大有人知道，他、儿子、孙女，都与园
林有不解之缘。

儿子程世抚，设计建造了今天上海的人民公园。

程德全自己，主政黑龙江时，在当时的省会齐齐哈尔造了
“中国人自己建的第一座公园”。

1900年，沙俄悍然入侵东北，程德全挺身挡在炮口前，跳
进寒冷江水，躺在雪地不起，竭力周旋，力阻敌军开火，力护齐
齐哈尔城池与难民。

1907年他造的公园，今天还在。纪念他以身御难之碑，他
的铜像，也立在那。

对祖父“印象很深”的程绪珂说：“爷爷这个人，耿！”顿了一
下，接着说：“我也是。”

祖母也很有个性。当年在四川老家，家境贫穷，老屋被收，

祖母就带着一家老小， 在一处悬崖下的一块平地上自建茅草
房，“即岩为屋”，奉程德全之母以居。

程绪珂说，自己从小，就是被这样一位女性带着睡的。

她的耿，是“寸土必争”。

不是地少人多，而是地太少、人太多
第一次见她时，她很客气，问：你想聊些什么？说了两个问

题，她都笑笑，不开声。说到下面这个问题时，她开口了。

记者问： 前不久采访杭州市园林文物局原局长施奠东，谈
到 1953年谭震林拍板，不让浙大往南扩建，腾出空间造了杭州
植物园，在一所大学与一座植物园之间选择了后者。上海也有
一些事例，让人感到解放初期的那一批领导人，思想很先进，当
时就很重视公共绿化事业。 可是上海的人均公共绿地面积，到
上世纪 90年代，还排在全国后面，主要的制约究竟是什么？

她立即开口：没有土地。

不是地少人多，而是地太少、人太多。

所以她寸土必争。

“陈毅市长跟我是四川老乡。人家看到市长都有点害怕。我
不怕。他说你怎么胆子这么大，市长讲什么，你敢反对。我就跟
他说，市长啊，下面人反对，说得对的，听了就是好市长，不听，

过后慢慢地听，他还是好市长。结果陈毅讲，你这个小嘴巴怎么
这么厉害。”阳光照进病房，程绪珂坐在椅上，抿着嘴笑。

针对解放初期，百废待兴，一穷二白，财政捉襟见肘，她提
出一系列极具上海特点的经典绿化理念：“见缝插绿”“寸土不
让”“先求其有，后求其精”“先普及后提高”“恢复、巩固、发展市
区绿化，适当发展郊区绿化”……

都被采纳了。

针对社会不少方面，限于历史客观条件，不断发生的侵绿
占绿毁绿、要把图纸改来改去等实际冲突和要求，她都拒绝了。

虽然很不容易。

有人提出，人民公园，要改成一个漂漂亮亮、四季有花的地
方，让人民欣赏花。

“我说我不同意，要多样化，以树为主。他们没得话讲。”程
绪珂说了句四川话。

“经常叫我改这改那，我不听。”据说当年，她常为争地护
绿，哭鼻子。

又曾被当面直斥：你是吃树叶子长大的吗？

记者倒是亲眼见到，女儿在旁摇头直叹：她啊，一心只有工
作。所以当年孩子们离开上海，她从没插手。

倒是陈毅市长关于竹子的一个建议，她听了。

陈毅上课“说竹”

上海人都熟悉这个名字：西郊公园。

1954年它开园 10天，紧急关闭，“前往游览的市民远远超
过该园原设计的最大容纳量”。整修半月再开。

次年，惊雷声中，毛主席转送给上海的一头云南野生大象
“南娇”，撞过两道铁栏杆，从公园“出逃”了。

找到时，它正在一个村庄里，“舞弄着鼻子大发威风”。香蕉
不吃，哄也不听，四周都是居民住房。关键时刻，一位管象的人
迅速爬到它身上，唤着它的名字，抚慰它，慢慢带回。

在当时，一头大象，万人瞩目。

这便是曾经的上海。当时的西郊公园，去一趟并不轻松，却
还是人山人海。全市的公园，也还没几座。可看的东西，也远不
如今。而人们热情如潮。和当时方方面面的建设、尤其公共事业
的发展一样，园林绿化一点点新进展、新去处，公园里的具体细
节，都会引起许多人的热切关注。

正是在这样的氛围里，陈毅市长曾仔仔细细，现场视察当
时“旧貌换新颜”的老公园中山公园，一一查看布局、园景、风
貌，认真琢磨后，对程绪珂说：搞得不错呀，是不是少了一样东
西———竹子。

“他给我上了一堂课，讲竹子在生活中的种种实际用处，

讲当年行军打仗，过河时的竹筏、抬伤员的担架，甚至临时造房
子……”程绪珂觉得说到了点子上，“我说，‘要的’。他开心了。”

“要的”，是因为一个根本观念：生态。

“命根子”

程绪珂一直主张，苗木，是城市园林绿化的命根子。

这涉及一个基本观念：园林绿化，不是只为观赏，更要生态
实用。

和她长期工作的人们，对此深有体会，提供了不少细节。

比如，早在解放之初，她父亲就曾说过，公园姓“公”，不是
私家园林，根据谁的个人喜好，风格改来改去，也不仅仅是这儿
搞一个假山，那里做一个山洞，公园应该多种树木，才能改善生
态环境。程绪珂进一步付诸行动。她“狮子大开口”，向陈毅市长
要 6000亩土地，用做苗木生产基地。

当时仅有的虹桥苗圃，大约 100亩，还种有花卉。

三年后， 上海专业苗圃的面积， 比 1949年大大跨越了一
步。现在的上海植物园，就是当年新辟的龙华苗圃。现在的共青
森林公园，就是当年新辟的共青苗圃。

第二次采访那天上午，遇见两人前来探望。其中一位，1961

年大学毕业刚到上海工作时，曾从徐家汇走到闵行，一路步行
30多公里，去数马路上的行道树。

后来，这位女孩又和小伙伴们一起，去了虹口、杨浦、黄
浦……

这是程绪珂的安排。

目的，就是要真切摸清楚，上海的树。

“要按照道理来。多少人口，需要多少绿化才是最合理的，

要求得这个数字。 过去清楚也清楚的， 但没有那么仔细和重
视。”程绪珂一脸自豪，“我跟他们一起量。自己不动手，能带着
人家动手啊？所以我会爬树啊，现在我还会爬。不爬怎么知道，

树的具体情况？大树，中树，小树……管行道树的工人，统统都
会爬树，那我必须也去爬树，一根绳子绑在身上。”

说“现在我还会爬”时，九旬老太太，自己先一乐。

“鞋”“报”“床”“房”

一次工程迁移了一棵古银杏，后来，据说“自燃”了。

程绪珂说，自不自燃我不知道，我只知道，银杏治百病。

1983年，《上海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规定》颁布。本报上世
纪 80年代报道过的一组数据是： 全市 300年以上古树 200多
株，1000年以上的只有 6株。

第三次采访，程绪珂有句话重复了三遍：香是香来糯是糯。

她说，古树，一定要立法，不立法，谁都眼红。为什么呢？那
个时候，你还小呢，银杏又叫白果树，白果炒了在街上卖，香是
香来糯是糯。这么一来，每天要多少人买这个吃。后来给我否
了，不许卖。

她说，古树到了年纪，价值不得了，治百病的。银杏，最先没
人保护，当时大家还没有爱树种的这个思维。一直到后来，才知
道，噢，对治疗心脏病有好处，是世界性的树种，国外都很尊重
的。后来，辰山植物园他们在研究了。

2002年 10月 1日，正值国庆，新修订的《上海市古树名木
和古树后续资源保护条例》正式施行。

2017年，上海时隔 30多年，再一次启动大规模的古树名木
普查。

古树名木仅仅是上海园林绿化 70年无数工作之一。

从上世纪 50年代重视苗木“命根子”，60年代“数行道树”

摸清家底，80年代颁布古树名木规定，到上世纪 90年代，一位
市领导在元宵晚会走到时任市绿化局局长胡运骅面前， 说：上
海的绿化有了很大起色，过去，人家说我是马路市长，今后，我
要做环境书记……

再到 2000年前后，“超常规大手笔泼绿”的延中大型公共
绿地建设，起初“5 万平方米”的规划已经是史无前例，最后
一再扩到了“23 万平方米”。进入新世纪后，随着一轮又一轮
新发展、新奋斗，一个经典比喻成为耳熟能详：上海人均绿化
面积，从 1949 年仅 0.132 平方米的“一双鞋”，持续增长为后
来的“一页报”“一张床”，去年，达人均 8.02平方米，相当于“一
间房”……

这些，简述着 70年来，一代又一代上海园林绿化人，辛勤
耕耘，不懈奋斗，孜孜以求：洒向申城都是绿。

探望者说，她当年数的行道树，稀稀疏疏，根本遮不住太
阳。

说这话时，从她身后窗户望出去，可见阳光和煦，城市绿荫
掩映，枝繁叶茂树高。

“植物是万能”

记者问，园林绿化 70年，您怎么总结？

程绪珂说，很简单，就一句———植物是万能。

“园林绿化，不光是观赏。生什么病，你离不开植物。过去有
人不太重视植物。但其实，植物的功能可大了。《本草纲目》《黄
帝内经》，你看我们中国古时候的药用植物，可丰富了。我喜欢
看这些，它就可以告诉你，中国的药物学，可了不起了。所以那
时我在苗圃工作，就专门搞一个药用植物园。后来慢慢扩大，到
全国各地产各种药用植物的地方，去采回来。”她始终关注植物
的应用、园林的“生态”，“过去有人笑我们，说，什么‘生态园
林’？他们认为，花花草草，这叫园林。我反对。我说，对人类有益
的，这个才叫园林。所以我写的东西，不是以花花草草为主，而
是应用。任何东西，任何事物，没有应用，这个事物要它干啥？占
地皮啊？”

在程绪珂看来，“世界上种类最多的，是植物。宝贝最多的
呢，也是植物”。

她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意识超前，提“生态园林”。

到晚年身在病榻，她依然不断拓展，赞赏“广义的绿地系
统”之说，把农林、江河湖海山等自然资源都包括在内。

她提出要有“自然资本储备概念”，生态园林建设在城市中
承担着，创造人工“第二自然资源”的重任。

她认为未来园林绿化， 应该在传承文化方面下更大功夫，

园林是城市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

九旬程绪珂，在病榻呼吁：思想还要再解放！

呼吁“思想还要再解放”

老人侃侃而谈。

且是主动开始的。看得出，是长期思考，一直想说。

而且思维清晰，话语生动，观点鲜明。

“我喜欢广泛性。我不喜欢派别。”

“派别多，好处是大家可以广泛。缺点，这
派是我，那派是他，就形成把人家看得很扁，把
自己这派看得很重。”

“我不喜欢。”

“既然是搞园林的，大家一起来商量，广泛
地研究。现在都讲，得我这派。”

“这种所谓的派别越多，好东西慢慢就丢掉了。”

“我父亲也是学园林的。他读过哈佛，讲究一个‘广’。”

“园林是非常广泛的东西，牵涉的面很广，学科也广，植物、

建筑、美学、文化……它不能缺一的。牵涉的地方也广。只要对
园林发展有益，不管是哪里的，都应该一样地看待，都拿来作为
我的学习方面，这样你的园林也能广泛。否则，把园林放在一个
笼子里，好像这就是我的派别，这还能发展吗？”

“我认识的人里头，有的，去过好多国家，不照抄，把值得研
究的带回来，对国内好的东西也不放弃。有的，是排挤别人，唯
我独尊。唯我独尊也可以，但是思路，就不广了，就有所限制。所
以不少人，很窄。”

“不管是哪一派，你不要拒绝它，你也研究它。为什么西洋
派它总是存在，总有它的特点吧？老古董派为什么到现在为止
还有，它也有它的特点。你这个也看不起，那个也看不起，这个
是什么派，那个是哪个派，你派越多，我越不看。这种派多，不是
把各方累积起来，而是自己的东西多，我要你这个干什么。”

“思想还要再解放。任何事物，任何的一个学科，它不发展，

就停而不前。你等于是瞎子。”

“你如果说，这个学科，是发展的，它的眼睛就是雪亮的。它
不但把中国看透，甚至于把中国的各个时期都看透，而且把世
界的也看透。”

“所以，过去很多人看不起园林咯，我们不跟人家争看得起
还是看不起，我们争这个‘社会的需要’。”

“我感觉社会在进步，在进化。园林跟其他科学一样，它也
要根据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从前进当中来进化。”

……

身边人说，她还在时常看书，并会给人推荐，而且下一次谈
读后感。

她身在病房，但视野依然开阔，关注行业发展前沿。

来探望的人亲热问她：好不好？答：不好。

———怎么不好？

———出不去。

“夹缝当中，为小孩争取一点”

这个中秋，她很争气，“身体棒棒”回了家。

那天在病房，看护阿姨放一段手机视频给大家看，录的是
她在唱戏，《捉放曹》，咿咿呀呀。

她说，谁在念经啊？

大家又逗她，指着那本照片集一张 4岁留影问，这是谁啊？

她一迭声连说五个“我我我我我”，很凑趣。

给她喝蜂蜜水，生气。给她喝甜梨水，不要。被逼无奈后，愁
眉苦脸喝。完全一个老小孩。

第一次见她， 她指着床边窗台上摆放的一张夫妻合影，给
记者看，说，我老伴，走了。

她属狗，也极爱狗。窗台上还摆着一样东西，便是一只毛绒
狗。小桌上摆满一排，也是各种狗模，每天和她相视。

离休后，她带团队，八年一本，用 24年相继编撰了《中国花
经》《中国野生花卉图谱》《生态园林的理论与实践》。 大家常在
一起讨论，她家的狗，都能听得出脚步声。

记者曾路过华山儿童公园。早上，阳光树影。傍晚，老人小
孩。最初只因注意到公园门口竖挂的牌上，白底黑字，“华山儿
童公园”六字醒目，是周谷城先生所写。后来有次偶然走入，不
禁惊讶。只见那么小一块地方，有儿童游乐设施，有亭子，有大
树，有花草，有休憩椅子，有可以跳舞的空地，还有洗手间、管理
房。真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而且精致，刚好够用。心里暗赞。

这次采访才知，正是程绪珂，才有了这个袖珍奇观。

“只要有空地，就先拿来用。”1952 年，小小角落里的这片
荒芜空地、垃圾堆场，改造为公园。当时只有一个茅亭。后来不
断改建更新，直至今日风景独好。

这里，被认为是程绪珂“寸土必争”的一个缩影，又何尝不
是上海独具特点的园林绿化 70年缩影之一。

许多年前，记者一位同事也曾惊奇发现，在浦东的家附近，

有一处迷你公园，就巴掌那么点大，却满足了居民们日常需求。

后来发现，上海似乎有很多这样的地方。

程绪珂说：“这个对小孩最有利。 你叫小孩爬好远的地方，

他也爬不动。所以，面积稍微缩小一点，那么大人跟孩子呢，他
的思维能力，就接近了。”

什么思维能力？

“不一定公园就是大大大，大得小孩不一定懂，太亏待小孩
啊！小一点，孩子也能理解，一眼看过去，噢这是一个公园，公园
的整体是这样的。”她说。

竭尽所能，“夹缝当中，为小孩争取一点”。

不会有多少孩子，或者大人，知道自己正在玩耍休憩的这
个公园，曾经有这样一位老人，及一批批上海园林绿化人，如此
用心，不懈为之。

从公共卫生、地铁到园林绿化，公共事业，往往就有这个特
点。涉及千家万户，就在日常身边，不经意间巨变，而背后，是大
量默默的付出与热切，是无数投身者的接续奋斗与共同心愿。

七十年，如是。今后亦如是。

程绪珂，1922年 10月生于上海，新中国成立前任圣约
翰大学农学院助教、 大同大学附中教师，1949年至1966年
任上海市园林处副处长，1978年任上海市园林管理局局
长，1984年离休后，返聘任上海市绿化委员会副主任，曾任
上海市建委科技委员会顾问、上海市园林设计院高级技术
顾问等。1990年起， 她作为主编之一牵头编著的 《中国花
经》等多部书籍，获建设部科技进步二等奖等。

▲戴着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庆祝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 70周年纪念章的程绪珂。

荨程绪珂当年和丈夫在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的合影，摆
在她床边窗台上。

人间正道是沧桑
（上接第 8版）十多年后，越来越多外国人对

在中国习以为常的高铁、 移动支付倍感新奇，期
待有朝一日“带回”本国。一位名为克里斯蒂娜的
网民惊叹：每个人都为未来兴奋不已，而中国已
经生活在未来！

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世界日益感受
到“中国贡献”的“升级换代”。

对世界减贫贡献率超过 70%，对全球经济增
长贡献率超过 30%；

在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坚持人民币不贬
值， 在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积极参与全球经
济治理；

向 16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近 4000亿
元人民币发展援助，派遣 60多万援助人员；

……

从“增长奇迹”到“减贫奇迹”，从“北京共识”

到“中国模式”，中国的发展正不断刷新着世界认
知。

“世界历史不仅没有被福山所预言的西方
‘自由民主’所终结；相反，中国的崛起开启了新
的世界历史。”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
郑永年说。

30多年前，一位欧洲国家领导人称中国只会
“出口电视机”而无法提出影响世界的理念。

30多年后，希腊总统帕夫洛普洛斯这样表达
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建“一带一路”等中国
方案的高度赞赏———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世界和人类作出的
贡献不仅在于创造了多少物质，还在于提出了什
么理念。”

因为“一带一路”合作，马尔代夫有了第一座
跨海大桥，东非有了第一条高速公路，希腊比雷
埃夫斯港重回欧洲大港地位……

短短 6年间，16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同中
国签署“一带一路”合作文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理念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更是写入多份国际
重要文件。

“世界好，中国才能好；中国好，世界才更好。”

这是中国人的世界观，朴素而又深刻。

70年前，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向世界张开
双臂；

70年后，中国仍需要世界，世界更需要中国。

今天， 习近平总书记如此宣示：“未来之中
国，必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以更有活
力的文明成就贡献世界。”

未来之中国
70年， 新的起点上开启复兴新航

程， 必将在新时代创造出让世界刮目
相看的新的更大奇迹

9月 25日 23时 21分，北京南苑机场。

“起飞！”最后一架客机在夜幕中腾空而起，

告别这个近代中国最早的机场。 约 8分钟后，飞
机稳稳降落在当日投运的大兴国际机场，顺利完
成跨时代的转场。

8分钟，短暂的飞行，跨越百年历史———

仿佛一个隐喻， 今天的中国就这样挥别过
往，飞向更壮阔的未来……

“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像中国这样有这么强
烈的未来感。” 科幻作家刘慈欣说，“这种未来感
就是未来给人的吸引力。”

未来的中国是什么样子呢？

腾格里沙漠南缘八步沙林场第三代治沙人郭
玺说，未来中国，风沙变风景、黄沙变黄金；

华为创始人任正非说，未来中国，万物互联。

6G投入使用，人工智能让人力更少、生产更先进；

嫦娥系列试验器总指挥叶培建说， 未来中
国，将在月球建立科考站，向火星和更遥远的星
球探索；

还有人说，未来中国最迷人的魅力，就在于她
是无法想象的，充满了一切可能、一切奇迹……

时空穿越，恍然若梦！

犹记得 1929 年，上海《生活周刊》刊登了一
篇《十问未来之中国》。

———吾国何时可稻产自丰、谷产自足，不忧
饥馑？吾国何时可自产水笔、灯罩、自行表、人工
车等物什，供国人生存之需？吾国何时可行义务
之初级教育、兴十万之中级学堂、育百万之高级
学子？吾国何时可参与寰宇诸强国之角逐……

“此十问俱实现，则中国富强矣，国人安乐
矣！”椎心泣血的十问，饱含着当年国人的梦想。

斗转星移，日月新天!

此时此刻， 世界正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中国正在向复兴梦想发起最关键的冲锋。

世界大变局与中国大发展历史性交汇，相互
激荡，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勾勒出更加宏阔的时
代背景。

未来之中国，必定是一个奋进的中国———

9月28日，日本大阪。3:0！2019年女排世界杯
赛，中国女排击败塞尔维亚队，提前取得女排历史
上第十个世界冠军。“女排精神”再一次振奋全国。

38年前，也是在日本大阪。21岁的郎平和她
的队友们，首夺世界冠军，中国人发出“团结起
来，振兴中华”的呐喊。

今天的中国人，已经无需用一枚金牌证明自

己的力量，但我们依然钟情于为了祖国永远奋斗的
姿态！

“只要穿上带有‘中国’的球衣，就是代表祖国
出战。我们的目标就是升国旗、奏国歌！”

59岁的郎平和女排所代表的 “人生能有几回
搏”的奋斗精神永远年轻！

在中国科大量子工程中心一楼大厅， 镌刻着
“中国核物理研究开拓者” 赵忠尧留给后人的期
待———

“我们已经尽了自己的力量，但国家尚未摆脱
贫困与落后，尚需当今与后世无私的有为青年再接
再厉，继续努力。”

每次走过这里， 在量子通信领域为中国实现
“弯道超车”的科学家潘建伟，总会感受到一种责任
与奋斗的激情。

在奥地利留学时，他曾观看过一部纪念“两弹
一星”功勋纪录片。当看到郭永怀在飞机失事时为
保护数据， 烧焦的身体与勤务员紧紧抱在一起，潘
建伟泪流满面：“我一定要回去……”

“我爱科学，更爱祖国。中国要再次站在世界舞
台中央，科技不能缺席，我不能缺席！”

前进路上，我们依然面临风险挑战，依然会遇
到惊涛骇浪！复兴途中，我们依然要闯过新的“娄山
关”“腊子口”！

从三大攻坚战到实现高质量发展，从全面深化
改革到全面从严治党， 从应对贸易摩擦到参与全球
治理，依然要为之付出艰苦的奋斗与壮烈的牺牲。

未来之中国，必定是一个自信的中国———

就在1个多月前，创立39周年的深圳特区，收到一
份厚重的 “生日礼物”———《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
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

改革开放点石成金，让深圳这个当年的小渔村
成长为充满创新活力的现代化大都市。

有人评价， 如果说当年中央创办经济特区，是
“一次小心翼翼的启航”，现在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更是“一次志在必得的进军”。

志在必得，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对走
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充满了坚定信心。

未来之中国，必定是一个强盛的中国———

“当后人书写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时，什么会
是最重要的话题？” 美国麦卡莱斯特学院经济学家
泰勒说，“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可能将由中国的惊
人崛起而决定。”

2019—2049，那是一段更加壮阔的征程。

———到2020年，中国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千年
梦想将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化为美好的现实；

———到 2035年，社会主义现代化基本实现；

———到本世纪中叶，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
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屹立东方。

这将是中华民族文明史上彪炳史册的不朽功
勋，这将是让世界刮目相看的新的更大奇迹！

从历史深处走来，纵使历经 5000多年沧桑，中
华民族也从未有过如此跌宕起伏、波澜壮阔的伟大
转折———

70年前， 面对新生的人民共和国， 毛泽东说：

“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

70年后，在意大利罗马，习近平这样阐述中华
民族的浩瀚视野：“我们对时间的理解， 是以百年、

千年为计。”

听吧，新长征的号角已经吹响。此时此刻，我们
的耳畔仿佛又响起国歌激昂的旋律———

我们万众一心，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
进！前进！进！

前进，英雄的中国人民！

万岁，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新华社北京 9月 29日电）


